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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供应也趋紧张，为了解云南水力资源情

况及有效地开发利用，1938年5月，资源

委员会与西南联大合作，在资委会主任翁

文灏、副主任钱昌照和西南联大校常委梅

贻琦等领导支持下，成立云南省水力发电

勘测队承担具体工作，勘测队由清华工学

院院长施嘉炀总负责。

施嘉炀（1902—2001），福建福州

人，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力发电学家和

工程教育家。起初，省水电勘测队由谈尔

益任队长，队员有郑裕峥、陈孔步、秦鸿

钤、丁浩、钟用达、李节发和测量工数

人。队部设在昆明拓东路迤西会馆西南清

华工学院内，测量设备由清华工学院供

成员也根据本人志愿和工作需要分别回到

三校。他们在昆明参加解放战争时期第

二条战线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之

后，1946年末，就在北平带头掀起抗议美

军暴行的学生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特

别是和平解放北平等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平津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民

青”成员发展到5000多人。

留在云南的中共党员、“民青”成员

和积极分子，继续坚持反内战、争民主的

爱国斗争。1947年6月，中共云南省工委

贯彻中央3月8日指示，开始在农村发动农

民武装斗争，原西南联大学生中的一批

党员、“民青”成员和积极分子60余人，

先后投入到开辟革命根据地和建立游击武

装斗争中。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武装

斗争的快速发展，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

正式建立，很多同志都成为“边纵”部队

的骨干，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民青”成员

和进步学生，在西南联大结束以后，不论

是留在云南，还是随三校北返平津，或是

被党组织分配到其他地方，他们都继续英

勇战斗，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

重要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

（作者单位：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8年5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建

立之时，学校以昆明为中心的科研工作随

即展开。其中，清华大学工学院与资源

委员会、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中央水工试

验所合作进行的云南水文观测和小水电建

设，就是西南联大服务于云南经济建设开

拓性和有特色的项目。本文据施嘉炀回忆

录和新发现的史料介绍其概况，着重点为

清华工学院和中央水工试验所在昆明大观

公园设立水文观测站的工作成果。

合作勘测云南水电资源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内迁昆明的

军需单位和工厂企业日渐增多，物资和电

西南联大与云南水文观测和小水电建设
——以清华工学院施嘉炀为重点的考察

○戴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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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运输主要靠六匹马承担。进行水电工

程设计试验，修建水力试验室的技术标准

很高，要求水源清洁、地基坚固、监测仪

器精良，另外经费投入也大，这些条件联

大都不具备。因此，工学院在昆明江西会

馆设置的水力试验室，或许没有30年代的

清华那么周全。不过，工学院土木系的测

量仪器倒很齐备。1937年暑假，清华土木

系师生由施嘉炀带领，带着全部测量仪器

到山东进行测量实习，北平沦陷时，这些

仪器得以全部保存，随后运到昆明。

1938年夏，经认真筹划准备，勘测

工作由近而远，逐步展开。施嘉炀说：

“1938年和1939年，曾先进行昆明附近的

滇池、螳螂川及其下游普渡河的勘测并

尽量选择较经济开发的河段，以便易于

修建水电站早日增加抗战后方的电力供

应。”1940年，勘测工作扩展到云南多个

水系的支流，包括金沙江的支流掌鸠河、

洒鱼河，南盘江的支流巴盘江、甸西河

等，澜沧江的支流西洱河、弥苴河、沙溪

河等。工作量增大，队员增加了伍正诚、

谢家泽、李鄂鼎、冯俊达、黄继元、王宝

基、力白法、李节发、庄前鼏等人。勘测

队克服物价飞涨、交通不便等困难而积极

工作。这是第一阶段工作简况。

第二阶段，1941年，西南联大与资源

委员会合作勘测水力资源的合同期满，联

大又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作，继续进行

水力勘测开发。此事得到该委员会主任、

实业家缪云台的支持，勘测开发主要在滇

西的西洱河、洱海，以及腾冲县的叠水河

进行。

1939—1942年，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

队足迹所至，涉及本省境内五大河系中的

27个支流的52个河段，其中蕴藏的水力资

源约有80万千瓦。

水工试验室勘测业绩

第三阶段的云南水电勘测工作，由清

华工学院与中央水工试验所合作进行。

1938年夏，为辅助水力发电勘测队估

测螳螂川流量的变迁情况，以及水工设

计中需要模型试验，清华工学院又与经

济部中央水工试验所

（1942年1月改称中央

水利实验处）合作，

成立“昆明水工试验

室”，施嘉炀担任该

室主任，统领全部事

项。双方合作目的有

三项：（甲）办理各

项水工实验。（乙）

研究有关水利工程学

理。（丙）辅助教学

之实习与参考。三项

工作由双方分工协作

进行，试验室所需房

1941 年 , 西南联大清华土木系毕业班合影，摄于迤西会馆内。前

排左起:王龙甫、吴柳生、李谟炽、张泽熙、施嘉炀、陶葆楷、王裕光、

衣复得、杨式德、何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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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机器、仪器、图书及其它设备，由联

大现有者尽量提供，如需新置或补充，经

费则由双方分担，并由联大筹备，水工所

协助。试验用品由联大尽量提供，日常开

支由水工所筹措，每月以1500元。这样，

双方合作不仅要进行水工试验和理论探

讨，还要与教学结合，以便学生实习接触

工程实践。

中央水工试验所于1935年1月在南京

成立，为国家拨款的全国水利科学研究

中心。清华大学工学院与该试验所早有

学术联系，1937年5月，清华大学《土木

工程学会会刊》曾载专文介绍该所。有关

清华工学院与中央水工试验所合作进行云

南水力资源勘测之事，此前似乎未见完整

研究成果。究其原因，施嘉炀说“因大部

分勘测图表及计划和设计资料在‘文革’

中均已掉失”。笔者经多方查找，终于获

得昆明水工试验室编印的两册观测报告影

印件：《云南螳螂川和南盘江流域水文资

料（民国二十九年）》（1941年11月印，

137页）；《云南螳螂川和南盘江流域

水文资料（民国三十年）》（1942年4月
印，90页）。

由两份水文报告可知，昆明

水工试验室于1938年8月开始工

作。1939年试验室成员包括主任

施嘉炀，研究员衣复得，助理研

究员王次蘅、冯钟豫、李诗颖、

曹乐安，庶务员陈艺菊；1940年
试验室成员包括主任施嘉炀，研

究员阎振兴，助理研究员李鄂

鼎、王宝基、曹乐安。衣复得、

阎振兴均为清华工学院教授，助

理研究员王次蘅（1934）、冯钟

豫（1935）、李诗颖（1936）、

曹乐安（1935）、李鄂鼎（1936）、王宝

基（1938）等，均为清华工学院教师或高

年级学生（括号内为入学年份）。这就表

明，昆明水工试验室主要依靠清华工学院

开展工作，水工所主要参与筹划和提供经

费。

两份水文报告中施嘉炀所写《序

言》，应为最有价值的史料，文字阐述

简洁准确，数据分析严谨清晰。施嘉炀

说：“云南螳螂川流域各水文站，系民国

二十九年资源委员会与清华大学合设云南

省水力发电勘测队时所创立。勘测队工作

结束后，该项水文资料即改由本室继续收

集。现在螳螂川流域共有测站十处，南盘

江流域三处，洱河流域一处。合计十四

处。”由此可知，昆明水工试验室设立

后，即利用原省水力发电勘测队在螳螂川

流域设立的观测站继续观测。由该水文报

告来看，三个阶段的水力资源勘测工作实

际交集在一起，仅是合作单位不同。

按两份水文报告所刊《本室各水文

站名称地点及设立日期表》，这批水文

观测站共15处。从1938年8月至1940年10

施嘉炀主持的昆明水工试验室两份水文报告封面

（1940 年、194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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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省城昆明为中心先后选定勘测点而

设立。其中螳螂川流域10处、南盘江流域

3处、洱河流域1处、叠水河流域1处。所

设各观测站先后为：螳螂川流域有盘龙江

松花坝站、金叶河松花坝站、大观楼站、

迤西会馆站、呈贡站、晋宁站、昆阳站、

海口站、蔡家村站、永定桥站，南盘江流

域有可保村站、巴盘江禄丰村站、南盘江

禄丰村站，洱河流域有下关黑龙桥站，叠

水河流域有大石桥站。1938年8月设于富

民县城的永定桥观测站时间最早，表明此

时已开始水文观测。各水文站布点多，相

互距离远，而清华工学院人手有限，所以

各站是分期设立的，1940年计14处，1941
年计13处（停用2处、增设1处），总计15
处。

1941年12月，施嘉炀为水文报告第一

种所写序言说：“各水文站关于气象方面

之观测仪器，如蒸发仪、温度计及自计风

力风向仪等，前曾向国外订购，但以越南

被敌占领，所订仪器因运输困难亦□□

失。惟螳螂川流域内之昆明市已有云南省

立昆明气象测候所及其他机关的测候所，

因之气象观测本室各站不复注

重。各站之设立原为辅助估测

水力发电资源之用，故对于水

位、流量及洪水与低水发生现

象特加注意。”这样，因观测

仪器购置困难，有关螳螂川流

域的气象观测，即利用本省原

有的昆明气象测候所等提供的

观测数据，清华工学院不再重

复设立，但有关水文观测还须

设站解决，对此后面再叙。

水工试验室各水文站表所

列目录为：测站名称、河系、

地点、测站上游流域面积（平方公里）、

观测项目、设立日期。在“观测项目”

中，各水文站的气象水文项目，有气温、

降水、水温、水位、流量、水面蒸发6
项。但各站观测项目多少不一，最少的迤

西会馆仅降水1项，呈贡、晋宁、昆阳三

站仅气温、降水2项。最多的大观楼站，

要观测气温、降水、水温、水位、水面

蒸发5项。所以，观测项目多少是根据陆

地、平静水面、河流的不同而区分的，如

大观楼水面相对静止，则不必观测流量。

因滇池为螳螂川上游的天然蓄水库，当时

面积达340平方公里，“对于利用螳螂川

发展水力时下游流量之调节关系至巨，因

之大观楼测站曾加测水面蒸发并用自记水

位计记录滇池水位之详细变迁情形”。大

观楼站在滇池之畔，观测数据最具代表

性，故观测项最多。

大观楼公园是省城历史名园。明代以

前，此地还是一片水浦湿地，与滇池相

连。大观楼公园风光奇美，空间开阔，西

南联大在昆明建校后，这里就成为联大师

生课余活动之地。清华工学院在这里设立

昆明水工试验室螳螂川流域及水文站地点图（左），试

验室各水文站及设立日期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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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螳螂川流域比例平均降水量表（左），

1940 年 7-9 月大观楼站平均水位表（右）

水文观测站，更使风景胜地增添了科学色

彩。公园水面与滇池相通，有堤坝阻拦滇

池风浪，故水面相对稳定，水质清澈，因

此是理想水文观测场所。至于水文站位置

则很难考察了。

水工试验室工作开始之后，师生们认

真工作，颇有成效。每年均有完整准确的

报告记录在册，经整理统计，用蜡板刻写

油印成文本。仿宋字体规范美观，图表绘

制清楚整洁。以第一册为例，包括序言、

本室各水文站名称地点及设立日期表、螳

螂川流域及水文站位置图，水文记录、统

计及计算表、水温现象变迁曲线等6个单

元，其中水文观测各表共24个大类，每个

大类又包括若干记录统计表，如“水文

记录”表，就有《水面蒸发量表》《水面

温度表》《日平均气温表》《月平均气温

表》《日降水量表》《月降水量表》《平

均水位表》《平均流量表》等8类表格。

从降水量表看，在螳螂川流域10个观测站

中，1940年全年降水最大的当属大观楼站

（1208.1毫米）。再看大观楼站平均水位

表，以9月滇池水位最高（1886.73米），

这就是7—8月降水蓄积的结果。这

些观测记录非常详细清楚，一丝不

苟。如《昆明大观楼站滇池水面蒸

发》一表，对全年365日每日的水面

蒸发量均记录在案，不缺一日。

1942年4月，施嘉炀在水文报告

第二种《序言》里说：“本年度本

室曾在腾冲添设叠水河大石桥站，

惟螳螂川之蔡家村测站及洱河之下

关测站均因无人司理记录中断。”

由序言可知，平时所有观测站均有

人值守并及时记录，可见工作之辛

苦。该《序言》还叙述了两年中螳

螂川流域降水、流量、滇池水位变化等情

况。最后算出，本年从低水至洪水期内滇

池最大蓄水量为9亿立方米。看了这些，就

知水文观测要以大观楼站为重点的缘由了。

施嘉炀1945年记述，在昆明滇池及螳

螂川流域设立的水文观测站共有17处。

1939年起，在昆明和富民两观测站增设德

国产自记雨量计各一具，专门记录降雨情

况。其中，富民站记录到1941年，昆明站

记录到1945年。经水工试验室王次蘅、冯

钟豫、李鄂鼎、曹乐安、陈其亨、王继

明、黄宇庭等人整理统计，施嘉炀据此写

出研究报告《昆明急雨之分析》，可用于

估算小流域的洪水量，也有助于云南各城

市下水道之设计。

小水电设计修建及发电

在施嘉炀主持编订的两份水文报告

中，蔡家村站、下关黑龙桥站、大石桥站

的观测数据，应与清华工学院待设计修建

的小水电站有关。比如，蔡家村站就分为

尾渠、坝址、第一坝上游和下游四个观测

点，分别记录水文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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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村在昆明西北26公里，从滇池发

源的螳螂川由此流过，经勘测这里适合修

建水电站，以便为内迁到昆明西郊马街的

资委会所属工厂提供电力。1940年成立蔡

家村水力发电工程处，主任伍正诚，协助

设计谢家泽。该电站设计装机6000千瓦，

年发电量约3000千瓦小时。该计划经资源

委员会审查获得同意，但后来因水轮机组

国内不能制造，此电站最终未修建。观测

工作也就停止。

大理下关天生桥水电站是省水力勘测

队设计修建的第二座小水电站，由省经济

委员会建议修建，原设计装机2000千瓦，

后因日军入侵滇西而未实施。1944年12月
中国反攻滇西胜利后，该电站继续修建，

因投资有限装机容量改为300千瓦。1946
年2月，天生桥水电站落成发电。第三座

是万花溪小水电站，装机150千瓦，仍由

清华工学院负责设计，1947年建成投产。

第四座为腾冲叠水河水电站，经云贵

监察使李根源提倡，得到省经济委员会的

投资支持而启动。1941年，仍是清华工学

院设计，装机2台3000千瓦。项目主任工

程师伍正诚，工务课长宓祥懋，工程员李

鄂鼎、刘俊潮、李连成、李节发等。1941
年，施嘉炀两次到腾冲，确定施工方案和

组织施工。当年开工完成部分工程量，后因

日军入侵滇西而停工，电站最终未建成。

除施嘉炀主持编订的两册水文报告以

外，清华工学院土木系的水力开发研究还

有《腾冲叠水河水力发电厂节制阀模型试

验报告》、施嘉炀的《云南螳螂川流域

水文资料之研讨》《昆明急雨之分析》

《水力发电厂木引水管之设计》，衣复得

的《防洪蓄水库之效能设计》，阎振兴的

《土壤之固结与沉降》，李鄂鼎的《水电

工程之初步估计》等，这些研究成果呈现

的科学态度和科技史内涵，至今也有重要

意义。如李鄂鼎的研究论文详细分析研究

了水电站电力设计和费用估算等技术与经

济问题，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

作用。

末了要说，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工学

院与资源委员会、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中

央水工实验所的合作，使云南水力资源勘

测开发纳入中央统筹计划，具备全局性意

义。当时水工所与有关单位合作，在磐

溪、石门、昆明、武功、灌县建起5个水

工试验室，其技术多与西南各省新建小水

电站有关。施嘉炀估计，共增加水电装机

容量约13000千瓦。 
施嘉炀善于因地制宜进行工程决策。

云南境内河流多奔流于高山峻岭之中，水

面坡降较大，所以他主张水电站可采用明

渠引水式开发，避免修筑高坝，以减少工

程量，节省材料，缩短工期。引水式电

站的压力水管原用钢铁件，因材料缺乏，

施嘉炀设计出木制引水管替代方案，1943
年应用于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昆明石龙

坝水电站第三车间的扩建中，采用云南楸

木制作木引水管，安装运行后效果良好。

1946年，施嘉炀发表《水力发电厂木引水

管之设计》一文，对此项新技术作了总结。

清华工学院在云南进行水力勘测开

发，力求工程教学与地方需要结合，使

学生有了专业实践机会，得到锻炼提高，

成为战后建设的高级工程人才。在水工试

验室工作过的联大土木系师生，多成为新

中国水电建设专家或领导者。李鄂鼎参与

云南水力发电勘测设计后到英国深造，新

中国建立后曾任电力部勘察设计总院副总

工程师、电力部副部长、水电部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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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机轰炸，著名作

家冰心携子女随丈夫吴文藻辗转迁至昆明

呈贡，于1938年秋至1940年底居住在呈贡

三台山的华氏墓庐。作家自取“墓庐”谐

音，将此间寓所命名为“默庐”，继而以

散文《默庐试笔》在香港《大公报》上发

表，“默庐”雅号遂名扬海内。然而，多

数人不知道的是，继吴文藻、冰心夫妇短

暂驻足之后，这里还迎来过另一位重要房

客，他就是西南联大著名社会学教授吴

泽霖。

一

吴泽霖，中国著名社会学

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

学家。他1913年就读清华学校，

是清华“辛酉级”学生，在校期

间曾与闻一多、潘光旦同班且友

谊最为深厚。从清华毕业后，先

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芝

加哥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进

入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回

国后，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

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联大有课，呈贡有家
——社会学家吴泽霖的“默庐”岁月

○祝  牧

教务长等职，1935年起还一度兼任上海暨

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和教务长。全

面抗战爆发后，吴泽霖随大夏大学师生内

迁贵阳。1941年2月，受聘西南联大社会学

系教授，赴昆明。

据《吴泽霖年谱》所述，吴泽霖来昆

后最初住在北门街清华教职员宿舍，后搬

迁至呈贡县三台山“华氏墓庐”房舍。至

于何时迁入“华氏墓庐”，在此居住多

久，则并未详述。但据书中所记“1941年
9月，回贵阳接子女，约1月方回昆明”，

又有女儿吴安伦回忆“抗战时期，我家曾

西南联大社会系 1942 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前排右 3

起为教师：吴泽霖、陈序经、陈达、潘光旦、李景汉

等，参与三门峡、刘家峡、葛洲坝等大型

水电工程的设计，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曹乐安参加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研究，

他参与工作的葛洲坝工程及其水电组，

1985年获得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作者为云南师大西南联大研究所特

聘研究员, 本文是云南师大西南联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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